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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县那些黄县那些
以以““泊泊””为名的村为名的村
王东超

书斋夜话

“泊”同“洦”，读作 pò，
浅水貌。浅水易停，故“泊”
引申为停船靠岸，读作 bó。
如杜甫《绝句》：“窗含西岭千
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浅
水色白，故“泊”又引申指水
白貌。

“泊”由停船靠岸又引申
指栖止、停留、停放，如泊车、
泊地、泊位、漂泊、栖泊，又引
申指淡泊、恬静。

“泊”读 pō 时，指湖泽，
如湖泊、罗布泊、梁山泊。凡
从“泊”取义的字皆与浅水等
义有关。

“泊”还有一个义项，指
平地、平原。这个义项在《汉
语大字典》《汉语大词典》《辞
海》《辞源》《现代汉语词典》
等辞书中均未出现，但在地
方 志 书 中 存 有 些 许 记 载 。
1935 年《莱阳县志·方言》：

“丘陵曰埠（本字为阜），平原
曰泊，下隰曰洼，近水曰滩。”
峻青《秋色赋·夜宿灵山》：

“这就是灵山的年青一代的
民兵，他们刚从东面海滨参
加军事演习回来，现在又到
泊里收割谷子去了。”

黄县话里这样的用法不
少，“上泊”是上地干活，“上
山”指到山上拾草、剜野菜
等，两者还是有点区别的。

“看泊”指看护庄稼，“看山”
指看护山上的果树林木，二
者亦有所区别。

“ 泊 地 ”指 地 势 平 坦 的
地，常与“ 地”作对比，比
如：泊地怕涝不怕旱， 地怕
旱不怕涝。“荒山野泊”泛指
野外荒凉冷僻的地方，比如：
你下夜班别一个人走，荒山
野 泊 嘞 ，看 省 儿 遇 上 短 道
嘞。“一马平泊”和“一马平
川”意思差不多，都是指能够
纵马疾驰的平地。老黄县有
句俗语，“家里做好饭，泊里
不用看”，意思是雇人做工
时，你做的吃食好，做工的人
也会努力做活。这是“两好
佮一好”的事。还有一种版
本的《数九歌》最后一九是

“九九八十一，家里做饭泊里
吃”，意即已经春耕大忙了，
得往泊里送饭了。

“泊”在胶辽官话中，还
常作地名用字，多用作平原
地 带 的 村 庄 名 ，如 牟 平 以

“泊”字命名的村庄有马家
泊、姜家泊等；栖霞有蛇窝
泊、唐家泊等；福山有八角泊
子等。据统计，“泊”字在山
东地名中出现约 400 次，青
岛、烟台、威海、潍坊占了绝
大多数，说明“泊”是胶辽官
话地名用字。

黄县话中“泊”读作pě，
也有不少村子以“泊”为村
名。据《龙口市村庄志》载，

徐福街道西南泊村是“因村
东 北 制 高 点 —— 天 尊 埠 屯
（现在羊岚镇的小屯村）的西
南坡上，崔姓先人在此种菜
谋 生 ，所 以 村 名 定 为 西 南
泊”；草泊村是“由于北面是
一片荒沙野草，故取名草泊
村 ”。 东 莱 街 道 菜 园 泊 村

“传说明朝末年，颜、范两姓
在 此 地 为 范 阁 老 种 菜 园 。
其 后 发 展 成 村 ，取 名 菜 园
泊”。后人为图吉利，改名

“财源泊”。按这个思路，梁
山好汉“菜园子”张青得改名

“财源子”了。
新嘉街道后埠栏泊子村

“后因村落地势偏洼，村北大
湾常年有水，形似水泊，便依

‘不栏，撇羊、圈羊’等神话
故事所述，取村名为后不栏
泊子村，此后又因后栾等村
均以村前之埠定方位，故又
易名为‘后埠栏泊子村’”。
海岱镇（今归入龙港街道）泊
子张家村“村与大泊子村、泊
王村一带南部为丘陵地带，
此处地势低洼，下大雨易积
水，故有泊子之名”；泊子王
家村“因邻近大泊子村建村，
得名泊子王家村”。北马镇
唐家泊村“很早以前，一王氏
家族从云南迁来建村，因村
南是一片水湾芦塘，故取名
为‘塘水泊’。唐王东征时，
曾在此塘饮马休歇，后来更
名为‘唐家泊村’”。芦头镇
中心泊村“以村东土冢子命
名为‘青冢泊’。到同治年
间，在土冢子内挖出块石板，
上面刻着：东至蓬莱交界 45
华里，西至招远老界河 45 华
里，南至招远边界 25 华里，
北至海岸 25 华里，位于黄县
中 心 。 故 以 此 取 名 为 中 心
泊 村 ”；泊 子 村“ 因 村 的 西
南、北马南河的东岸有一片
洼地，古时雨多水泛，湖沼
水 泊 一 般 ，故 取 名 泊 子
村”。东江街道邢家泊“邢
家泊原名穆家泊，穆姓是占
山户，后邢氏从南邢家和寒
亭搬来，穆氏日衰，邢氏日
盛，故改名邢家泊”。兰高镇
洽泊村“因村坐落在一沙丘
南坡上，故取名‘下坡’村。
后来，人们认为此名不吉利，
意味着走下坡路，而据谐音
更名‘洽泊’”。黄山馆镇大
泊子村“因村西有一水泊，取
名大泊子村”。

这些村名中的“泊”应与
水泊无关，而应该与坐落在
地势平坦的平原地带有关。
山地丘陵多的大陈家镇（现
归入北马镇）、下丁家镇、七
甲镇、田家镇（现归入七甲
镇）、石良镇、文基镇、丰仪镇
（现归入石良镇）等均无以
“泊”为名的村子，是其佐证。

又是一年春风来，大院
的 梧 桐 树 结 满 了 紫 色 的
花，像是挂在枝头的风铃，
随风飘动，散发出阵阵清
香。枝头上残留的果子，
宛若一串串褐色的铜铃飒
飒作响。俯身捡起地上的
梧桐花，思绪万千，不由想
起 老 屋 门 前 的 那 棵 梧 桐
树，想起我的父亲来。

印象里，老屋门前有棵
很大的梧桐树，那是父亲
栽下的。每年四月，梧桐
树上都会挂满紫色的梧桐
花，姐姐和邻居的女孩子
们 会 捡 了 梧 桐 花 插 在 发
间，我一个男孩子会模仿
姐姐把梧桐花别在耳朵上
招摇过市。

可能梧桐树长得快易
成材，父亲对梧桐树情有
独钟。我家的菜园在南山
脚下，父亲在菜园边随手
栽下七八棵梧桐树，不曾
想 ，梧 桐 树 疯 长 ，树 干 笔
挺，几年光景就已成材。

恰逢外地老客到村里
买梧桐树，一眼就相中了
这 几 棵 树 ，且 出 价 不 菲 。
父亲找来大锯，让邻居帮
忙割树，母亲忙着收拾锯
下来的枝条，我则忙着寻
铜铃一样的果子，使劲地
摇 晃 着 ，发 出 清 脆 的“ 飒
飒”声，兴奋地在父亲和母
亲间穿梭。

费了好大周折，这七八
棵 梧 桐 树 总 算 是 全 部 锯
倒，父亲当时也就四十多
岁，正是年富力强的年龄，
农村什么都缺，就不缺力
气，父亲把梧桐树抬到拖
拉机上后，便坐下来跟老
客算账，母亲继续收拾散
落的梧桐枝。

不一会儿，父亲拿着一
沓“ 大 团 结 ”走 到 母 亲 面
前，悄声对母亲说：我怎么
觉得算错账了，好像多给
钱了……

母亲瞅了父亲一眼，没
好气地说：自古买的没有
卖的精，人家是买卖人怎
么会多给钱了呢？

父亲曾经做过老师，又
一直在生产队当会计，母
亲也读过书，脑瓜子精明
得很，二人算来算去确实
多给了二十多块钱。

在当时那个年代，猪肉
才四五角钱，二十多块钱
确实不是个小数目。母亲
给父亲递了个眼色，小声
说：“咱又不是抢的，是他
多给的，不用管……”母亲
一边说，一边偷偷瞟拖拉
机旁的老客。

正犹豫间，老客上了拖
拉机，扯着嗓子跟父亲道
别 ，父 亲 突 然 叫 住 了 老
客：“师傅等会走，账可能
算错了……”

老客极不情愿地从拖
拉机上跳下来，颇不耐烦地
对父亲说：“我做买卖这么
多年，还从来没有算错过！”

老客本认为是少给钱
了，没想到是多付钱了，几
番耳语后，老客接过钱，涨
红了脸，握着父亲的手千
恩万谢，并拿出五块钱给
父亲算作答谢，父亲婉言
谢绝。老客走了之后，母
亲埋怨父亲，父亲嘿嘿一
笑：“他这一趟买卖也挣不
上二十块钱，君子爱财，取
之有道，不是咱的钱花了
心里也不踏实。”

初尝甜头的父亲，又在
新房院子里栽下十多棵梧
桐 树 ，准 备 再 发 一 笔 小
财。新房是给哥哥留作结
婚用的，双胞胎哥哥考上
大学以后，新房暂时空置，
父亲就在院子里栽上了梧
桐树。

梧桐树长势喜人，一年
后已经有胳膊粗了，十多
棵梧桐树像是雨后春笋，
树干遛直，直蹿云霄。每
天早晨起来，父亲都要去
新房院子里瞅上两眼，看
着一天天长大的梧桐树，
父亲的心里乐开了花。

头天晚上刚刚下过了
雨，第二天早上父亲就迫
不及待地去了新房。以前
父亲去溜一圈就回来，这次
却迟迟没有回来，我们谁也
没有当回事。过了好久，父
亲终于回来了，面色苍白，
神色凝重，在灶间不停地走
来走去。母亲似乎看出了
父亲的异样，从被窝里爬起
来，追问究竟。

父亲不断地唉声叹气，
欲言欲止。在母亲的再三
逼问下，父亲才说出了事
情的原委。

原来昨天夜里趁着下
雨，不知道是什么人偷偷
溜进我家新房院子，用镰
刀把梧桐树全部刮了皮。

母亲听罢暴怒，从炕上
跳下来，边骂边要去报警。
父亲拽着母亲的胳膊苦苦
哀求：“别报了，这又不是什
么光彩的事，查出来又能怎
样？一个村住着，低头不见
抬头见的……”

刮了皮的梧桐树是成
不了材的，父亲悄无声息
地伐掉了梧桐树，又在院
子里种上菜，这件事就像

压根没发生一样。
事情过去三四年了，有

一天母亲去了娘家，我和
父亲坐在炕上吃饭，街门
门栓响了，街坊辈的一个
哥哥提着一瓶牟平白干和
一包桃酥进来了。

走进里屋，放下手里的
东西，低着头满脸内疚地
对父亲说：“三叔，当年那
些梧桐树……”

没等他说完，父亲摆摆
手：“什么都不要说了，都
是过去的事情了！”

在 他 断 断 续 续 的 讲
述 中 还 原 了 事 情 的 来 龙
去 脉 。 原来，他到了娶亲
年龄却一直没人说媒，心
情不好，干活也吊儿郎当，
年底评工分的时候，只评
了 7分。父亲是队委会的，
他心里一直怨恨着父亲，
在别人的怂恿下，喝了酒
之后，趁着下雨，半夜翻墙
头进去，把院子里的梧桐
树全部给刮了皮……

后来他与队长一起喝
酒，队长醉酒后告诉他，是
父亲一直主张给十分，这
样他就不会自暴自弃，也
就能说上个媳妇了。第二
年年底，父亲力荐，他终于
评上十分，也娶了媳妇生
了娃。

得知真相后，他内疚不
已，一直想登门致歉，但害
怕母亲，总未成行。这次看
到母亲回了娘家，终于鼓起
勇气打开了我家的门……

末了他对父亲说：“三
叔，如果你当初报了公安，
我这辈子就完了，你会想
到是我干的吗？”

父亲沉默了好一会儿，
幽幽地说：“我早知道是你
小子干的，墙头下面的脚
印很清晰，第二天出工的
时候，我看到跟你的脚印
一模一样……”

最后父亲让他带走酒
和桃酥，他执意不肯，父亲
说：“回头让你三婶看到了
这 些 东 西 还 不 剥 了 你 的
皮？这件事就翻篇了，回
去以后要做个好人，给孩
子做个榜样。”

2015 年父亲离世，街
坊哥哥跪在父亲灵前痛哭
流涕，行三拜九叩大礼为
父亲送行。

老屋门前的梧桐树还
在，可是父亲已经远去，紫
色的梧桐花挂满枝头，这
是父亲留在世上最后的芳
香，铜铃一样的果子随风
飘荡，仿佛在述说着父亲
生前的点点滴滴。

往事如昨

梧桐花开思故人
衣英武

坏冓
坏冓


